
        
            
                
            
        

    
过敏季节-我的北方 番外之习晓北的兔子

 

一

 

都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真是没错，朱莉结婚后没多久，希圆和谢青也喜结连理。参加这次婚礼我很低调，大部分时间躲在角落里和刚回国的谢冰闲聊–-从草原回来以后我和习晓北就住在了一起，我不想让习爸爸和季华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看到我堵心。

 

我们后面的一桌是季华家的亲戚，不知什么时候，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我的身上，先是窃窃私语，然后大声哄笑，酒喝到后来就有人出言不逊：“那个啊，是习晓北养的兔子哈哈哈……”

 

谢冰抓住了我的一只手，眼神示意我不要生气。我无所谓地笑了：难道我还能在希圆的婚礼上和人打起来不成？他还是不放心，索性拉着我走了出去，刚到宴会厅的门口，他被熟人拦住说话，我自己去等电梯。

 

“小管。”真是怕啥来啥，季华送完客人回来，看到了我。我叫了声阿姨，盼着电梯快快来啊快快来。

“当初我可真是看错你了小管，”季华笑眯眯地望着我，她穿着件暗红的旗袍，一团喜庆。“怪不得看不上我家希圆，跟了晓北那才是硬道理，听说你工作都辞了，晓北花了不少钱包养你吧？”

 

我清了清嗓子，可以理解她的心情，只是，冤枉啊，习总只包不养的。

“阿姨，不是您想的那样，我和晓北在一起不是为了钱，这件事我只解释一次，信不信随您。”

尴尬时刻谢冰走过来打着哈哈把我拽走了，我们在一间保龄球馆消磨了三个小时，吃了晚饭看时间还早，就近找了家酒吧继续聊。一天内吞了两只苍蝇本来够倒霉的，没想到晚上又接着吞了第三只。

 

是个三十五六岁的男人，看起来文质彬彬的，进来的时候却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他后面跟着几个人痞劲儿十足，熟络地坐下，咋咋呼呼地喊老板娘叫小姐。我和谢冰对视了一眼，知道来错地方了，结了帐赶紧走，还是晚了一步。

 

“嘿，小子。”经过那个男人身边的时候被一把扯住袖子，“看起来面熟啊。”

我抽回了自己的胳膊，礼貌地对他说先生您认错人了。

“不会，你是水色的新老板吧？”他一拍脑袋，“就是习晓北养的那只兔子！”

话说泥人儿还有个土性呢，南方人脾气再好，也架不住这一而再再而三的。看着我马上就要发作，谢冰死命拽着我向外走，身后传来那几个人放肆的笑声，只听那个男人冲我大喊：“小兔爷儿，回去告诉习晓北，当初我要是知道他好这口儿，早就成全他了，就是现在也不晚，他屁股痒痒了尽管来找我！”

 

后来发生的事就比较混乱了，我和那个醉鬼扭在了一处，打的很难看，毫无章法可言。耳边充斥着女人的尖叫和玻璃瓷器碎裂的声音，我浑身热血沸腾，不过实在是不会打架，堪堪和醉鬼打了个平手。等到迷迷糊糊的被谢冰塞到出租车里，我突然想起件事情：那几个手下干嘛去了？怎么没上手呢？

 

谢冰重新打好领带，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让我给撂了。”

“你说什么？！”

“我原来是省武术队的，后来受伤退役才去学的金融……”

我惊的下巴差点脱了臼，盯着他白皙清秀的一张脸：“那上次你还差点让我掐死？”

“你又不是坏人，我很讲武德的……”

服了谢大哥了，说着说着居然脸红了，要不是，要不是，我真想扑倒他咬上几口啊！

“你不要和那帮人一般见识，要不是喝多了，他绝不敢那麽说。”谢冰宽慰着我，但是我很明白，我还是让习晓北蒙羞了，面上不敢说，但大多数人心里都是这麽想的：了不起的习总养了只兔子，那他一定也是只兔子……

 

看到二楼的书房里亮着灯，我知道习晓北已经回来了。在一楼的浴室洗了澡，看看自己的脸只是嘴角有一点淤青，在卧室里胡天胡地的应该可以蒙混过去。我藏好了撕扯的烂七八糟的上衣，穿了件浴袍轻手轻脚上了二楼，经过书房门口时却听见习晓北喊我：“蛮子，倒茶。”

 

其实茶壶就在他手边的茶盘里放着，我没回来的时候他自斟自饮，我回来了，习总就摆谱了。

端起茶壶，我才发现自己的手腕在打斗中戳伤了，一时竟端不稳，弄得壶嘴不断磕碰着杯沿，叮叮当当的水撒的到处都是。习晓北正盯着电脑看，头也不回地反手抓住我的腕子：“怎么了？”

 

我的手腕被攥的生疼，忍不住哼了一声，习晓北转过身上下打量我，脸沉了下来：“谁干的？”

我是真的不想说，心想给我留点自尊吧习总，难道你要让我梨花带雨地向你哭诉“哥哥外面好多坏人说我是你的兔子，你快去给我撑腰出气……”

我挣脱了他的手，轻描淡写地说在酒吧和人拌了几句嘴，打起来了。

习晓北有点惊异地笑了，手伸进了我浴袍的下摆，在我腿 间轻轻地捻动：“哎呀，管江涛居然会跟人打架了，毛儿长全了？”

 

二

 

说来好笑，我忽然间觉得习晓北把我当成了他的儿子，爱是爱的紧没商量，但总觉得有点懦弱不太称心，现在听闻我英勇地和人干了一架并光荣负伤，甚是欣慰。他扒下我的浴衣将书桌上的水迹擦干净，一把将我抱了上去。

 

“男人一辈子总要打几场架的，要不然不会成人。”习晓北欣喜地揉搓着我的耻 毛，“看，这刚打了一架，长势多喜人。”

习晓北去你奶奶的喵的，要是打架的次数和毛发的长势成正比，你他娘的早该是个金刚级别的黑猩猩了吧？

“蛮子你越来越让我惊喜了，哥哥决定奖励你一下。”习晓北托起了我的臀向外走，我赶紧把腿盘在他的腰上，搂住他的脖子：虽然悲伤之鸟常常从我头顶经过，我却从不让它在我的头发里筑巢，一天的不快刹那间烟消云散，我一边在他身上来回的蹭一边趴在他耳边说：“哥，毛儿都长全了，让蛮子行个成人礼呗？”

 

习晓北微笑不语，踢开了隔壁房间的门，这里原来是间很大的起居室，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没了，只有一架黑色的斯坦威小三角钢琴突兀的放置在屋子的中央。习晓北把我放在琴凳上，用一根手指戳了下琴键，“咚”的一声，吓了我一跳。

 

“费了牛劲才运过来，喜欢吗？”

我都快哭了，“哥，我就是个纯业余的，你弄这麽贵一个家伙，得让人笑话死。再说，你也太不会过日子了，这些钱能买多少大白菜啊，你就不能直接把钱给我吗？也不枉人家说你包养我一回，哎呦心疼死我了……”

 

“你就是个白菜脑袋！”习晓北抽了我屁股一下，“再说你只能弹给我一个人听，关别人屁事。起来，跪着弹。”

就知道他没安好心！本来我以为习总虽然厉害，但是在两个男人之间的情

事上怎么也比不过我吧？没想到这家伙天赋极高，估计以前的经验也太过丰富，两人住在一起没多久，我就被折腾的五体投地甘拜下风。现下我光溜溜地跪在琴凳上是腿软腰酥，实在想不出他要干什么。

 

“哥，您想听啥呀？”

“不知道，一会你能弹出啥来我就听啥。”话音未落，他变戏法儿似地拿出一管润

滑剂挤了一些在我的后面，用手指开始轻柔地按压，“开始吧，管老师。”

我忍不住发出了一声长长地呻吟，一双手仿佛变成了两只鸡爪子，只想在地上又刨又挠，哪里还能弹琴。暧昧的迷黄色灯光下，我一 丝 不

挂撅着屁股跪在琴凳上，而习晓北衣冠楚楚跪在我身侧的地毯上，还穿着白天参加婚礼时的西裤和衬衫，连袖扣都没有解下来，黑色的钢琴仿佛是个旁观的禁

欲 者，被眼前的画面刺激的浑身散发出贼溜溜的乌光……他一定是故意的故意的，习晓北你这个大流氓！啊！啊！啊……

“管老师你不能光知道唱，你得弹啊，要不我弄这麽个东西干嘛。”习晓北的手指开始在我的后面灵活地进出，另一只手伸过来套

弄我的小弟弟，“来，Music！”

去你奶奶的习晓北，你初中都没毕业还Music！我被气地吐血，但下身传来的一波又一波的快

感让我的脑子里似乎有一万只蝶蛹叫嚣着要破茧而出，我的鸡爪子激灵一下子充满了灵感，舒曼同学的蝴蝶震动着翅膀在琴键上开始翩翩起舞，当然，没怎么在调上。根本没坚持两分钟，我的头“噹”的一声重重砸在琴键上，随后精

液喷洒的到处都是，蝴蝶们瞬间被惊吓地四面奔逃，踪迹皆无。

我从琴凳滚落在地毯上，有气无力地摸着习晓北的腰：“哥，咋办啊，那玩意流的琴键里都是，怎么跟调琴的人解释啊？”

习晓北把我翻过来按趴在地上，开始脱自己的衣服，“要调琴的人干什么，你从今晚开始把这琴拆了一点点擦干净，省的你闲得没事和别的男人去喝酒打架。虽然你长了一副欠揍的样子，但除了我谁要是欺负了你，我他妈的就是不爽！”

 

三

 

世事真是难料，几天后我从水色的后门走出来开车的时候，突然被两个人按在了墙上。午夜时分，小街上根本没有人，一把锋利的刀抵在我的喉咙，让我从头冰到脚。

 

“小兔子，有人让我们转告你，马上离开习晓北，从这座城市滚出去，如果还赖着不走的话，下次绝没今天这麽客气。”说话的是第三个人，有点耳熟，不过是我后来才反应过来的，当时我吓得浑身僵硬冷汗直流，早就思考不能了。

 

那把刀的利刃在我的脸上和脖子上轻轻地描画，我一动都不敢动，任凭他们调笑：“真的像只小白兔一样乖诶，记的回去要向习晓北告状，好让他日日夜夜把你拴在裤腰带上……”

 

戏弄只持续了几分钟，这三个人并没有再进行下去，他们松开我很悠闲地走开，并未把我放在眼里。事实上我的确被吓到了，但是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冲着他们的背影怯怯地喊了一声：“对不起，我不会走。”

 

当三个人转过身朝我走过来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犯了个大错误，他们今天晚上本来只是想警告我一下，但我的话激的他们必须要做点什么。

“你以为习晓北会一直跟着你吗？或者说你缩在家里永远不出来？”为首的一个捏住了我的下巴，但他个子不算高，只能微仰着头看我。“你不过是他一时兴起养的一只兔子，钱捞得差不多见好就收吧，他的性子，翻脸不认人，你现在走了，还不至于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人说话的语气好奇怪，好像和习晓北曾经很熟的样子。

 

“大哥您跟他废什么话，花了他一张脸，也出一口咱们的恶气。”

“拿多少钱办多少事，跟个兔子不值当的，走吧。”

为首的人率先转身离去，竟然给了我些许落寞的感觉。我颤抖着靠在车上点燃了一支烟，知道自己刚从鬼门关溜达了一圈回来。掏出电话，想起习晓北去了省会，不想让他担心，开车回家。

 

所有的门窗都上了锁，又反复检查了好几遍，我终于可以安心地缩在被子里顺顺思路。我知道这座城市里有些人不喜欢我，但没想到会恨我到这种程度。今天晚上的三个人应该是被雇佣的黑社会，可是我不招谁不惹谁的，究竟捅了什么人的肺管子呢？

 

“小管。”季华笑眯眯的不屑的样子浮现在我的眼前，挺精明的一个女人，为什么会丧失理智想到用这麽笨的办法？我现在给习晓北一个电话，她是得不偿失啊。

 

手机握在手里好久，寻思了半天，我没有按下去–—他叫她一声妈妈的，她养育过他，曾经为他提心吊胆，倾家荡产。她没有自己的孩子，今天之所以会采取这样极端的手段，是不甘自己看着成长起来的习晓北成为人们的笑柄吧？还有，她认定了我是个卑鄙龌龊心机重的唯利小人，一定会在恐吓下卷着细软逃命的。

 

关了灯，我拿过习晓北的枕头抱在怀里，心里莫名地安定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觉得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我不会逃跑，也不会告诉习晓北今天发生的事––我不能让他为难在我和他的亲人之间做出选择。

 

哥，晚安。

还有，那个男人我想起来了，是在酒吧和我打架的醉鬼，我对他比较感兴趣。

孕期的朱莉痛苦非常，吃什么都吐，但是还必须得吃，因此我呆在她家的两个小时，只见她一直在卫生间和餐厅之间奔跑。我很心疼，但人家老公在边上，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动手动脚了。

 

“出什么事了蛮子，一副死相。”

“没有啊姐，就是来看看你。”

“切，你什么时候有这麽好心？既然拿我当知心姐姐兼垃圾桶，有啥就尽管倒吧，我反正也不在乎多吐两回。”

再不说就矫情了，于是和她商量。朱莉接过她继子递过的一碗蔬菜粥，不屑地撇嘴：“一定是季华找的人，当初她就用这招对付过我，不过你不用担心，她不是心狠手辣的人，吓唬你罢了。”

 

“我不想告诉我哥。”

朱莉笑了，摸我的头：“蛮子长大了，姐姐老怀甚慰。”

这两个狗男女，一个觉得我毛儿没长全，一个认定我未成年，太可恶了。

“姐，那个男人很奇怪，好像认识我哥。”

“什么样？”

“三十五六岁，个不高挺瘦，文绉绉的，和我想象的黑社会有不小的差距。”

朱莉放下碗，神情严肃起来。

“他放出来了还是不安分。”

“谁呀？”

“范柏槐，习晓北刚出道时的大哥。”

出来的时候朱莉反复叮咛，范柏槐的事一定要告诉习晓北，那家伙现在混的不好，保不准铤而走险。我脑海里浮现出那人有些落寞的身影，直觉告诉我他大概不想再进去了。

 

“蛮子叔叔。”朱莉的继子是个极可爱的小胖墩儿，扭着小屁股追上我：“你前几天晚上是不是弹舒曼的蝴蝶了？”

他们一家就住在我们旁边的别墅，是习晓北送给朱莉的结婚礼物。

“你怎么知道的？”我屁股沟儿都见汗了。

“我爸带我从奶奶家回来，经过你家的时候听见的。”小家伙虽然胖，但钢琴弹得极好，比我强的不是一点半点。

“那个，叔叔弹得咋样？”

“还成，激情很饱满，”小家伙挠挠头，“就是太饱满了，你手下的蝴蝶好像一直有人用针刺它们的屁股似的。”

“天才。”我也挠挠头，“你是下一个舒曼。”

 

四

 

现在看来这麽多人叫我兔子也情有可原–—的确是胆小。被惊吓了那一回后，我后脖根上的汗毛就一直没趴下来过，真恨不得长出两只兔子耳朵立着好探听些风吹草动。谢冰好心地陪了我两天，第三天听说习晓北要回来，急火火地跑了。

 

这几天家里没土匪管着，我每天中午才起床，午夜后才睡觉，一天只正经吃一顿饭，在水色和一帮姑娘小伙儿花天酒地，回到家打游戏看A

片儿不亦乐乎，如果没有那个恐吓事件，过的简直是神仙的日子。算算还有两个来小时习晓北就要到家了，我紧了紧发条，开始满屋乱转着收拾屋子扔垃圾洗衣服，都拾掇利索了刚坐下来喘口气，忽然想起洗碗槽里还有习晓北走的那天让我洗的盘子和碗筷儿，我大叫一声冲进了厨房，果不其然，都臭了。放满水加了不少洗涤灵，我正叽哩哐啷地卖力冲洗，人进门了。

 

“管江涛你干活都是给我看的对吧？这碗是不是我走那天的？”习总连衣服都没换就像个老妈子似地揪着我的耳朵开始数落，我呲牙咧嘴地笑，觉得他的样子很可爱。

 

“笑！觉得我拿你没辙是不是？有一阵子不拾掇你就翘尾巴，来，让我看看。”被扒了裤子，我没法接着洗碗了，用湿漉漉的两手撑着洗碗池的边沿，我可怜巴巴地说：“我的尾巴在前边翘着呢哥，不信你摸摸……”

 

于是兔子先生先是在厨房里被一根又粗又长的胡萝卜由下至上捅了个半死，接着又跪在客厅的沙发前面被同一根胡萝卜反方向插到翻了白眼儿，所以最后在卧室的床上胡萝卜的主人提出还想要兔子先生贡献出自己的胡萝卜时，兔子先生表示非暴力不合作。

 

“这就被吓的阳 痿了？”习晓北靠在床头点燃了一支烟，没有看我。

“我的事不用你管。”我翻过身抱着被子睡觉，朱莉是个大嘴婆。

“现在是我的事了。”习晓北有点粗暴地把我翻了过来，“范柏槐卖了我这麽大一个面子，我不登门致谢都说不过去了。”

看着我不解的样子，习晓北拍拍我的头起身离开：“想一想，明白过来了，请你喝酒。”

我趴在床上冥思苦想，甚至把多年来沉积在腰部以下的智慧都上调到了脑子里，终于觉得自己跟上了习总的思路，于是滚起来去找习晓北。

“那个范大哥，其实是可以对我动手的，剁个手指头划个脸啥的。如果他做了，你和你妈之间就难了，和他的关系也打了死结。可是他很聪明，什么都没做，你就反过来欠他的人情了。”

 

习晓北正伏在阳台的栏杆上喝啤酒，我趴在他边上，炫耀我的答案。

习晓北仰头喝干了啤酒，把啤酒罐在手里攥成了团儿使劲扔了出去，夜色里突然听到有人大骂：“哪个混蛋扔的？有种你他妈站出来！”

习晓北顽皮地笑着又开了一罐递给我，“再想想，还有呢？”

“他不会有事求你吧？”我脑中灵光一现，得意地喝了一大口。

习晓北的手开始在我的颈后不停地抚摸，许久，他拿过我手里的啤酒一饮而尽，故伎重演又扔了出去。

“你他妈的还有完没完，我操

你全家！”又一次被击中的倒霉蛋在黑夜里不停地咒骂，习晓北开怀大笑，一边拉着我向屋里走一边说：“蛮子我以前只是觉得你适合睡觉，现在发现你也适合和我喝酒，哥哥的人生算是圆满了……明天你敢不敢和我去你范大哥的地盘走一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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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港版黑帮片看的太多了吧？”习晓北穿着一件便装西服倚在门口，对于我在衣柜里翻找风衣的行为觉得极度可笑：“别忘了再找副墨镜戴上，至于枪什么的我实在是没地儿找去，要不然把小胖子的仿真枪给你别腰上？”

 

我泄气了，老老实实抓起件夹克套上，还是忍不住嘟囔了一句：“在外面安排几个人总可以吧？”

“要去就去，不去就在家趴着，再唧唧歪歪的……”

我“噌”的一下子从他身边窜了出去，不给他欺负我的机会。

车子在一家叫做“意乱 ”的迪厅的后门停了下来，习晓北轻车熟路的在前面带路，我觉得不能理解，难道他现在还经常来吗？

“这地方虽然装修了好几次，但一直是范柏槐的地盘，包括他进去的几年，有兄弟一直替他守着。”习晓北看出了我的疑惑，在一道狭窄的楼梯拐弯处停下来。

 

“当年他对我很好，所以今天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你只能听着，知道吗？”

我机械地点头，心里既兴奋又担心。习晓北轻轻搂过我，在我的额头上浅浅的一吻，“别怕，有我呢。”

像以前一样，我的心安定下来，这时上面有人走动，接着传来一声惊呼：“大哥，看谁来了！”

范柏槐的办公室是个套间，总体来说更像个家。他穿着一件银灰色的羊毛开衫，温文尔雅的样子，一点也不像我想象中的黑社会。我们进门的时候他坐在沙发里没动，但对于习晓北和我的到来还是有点吃惊。

 

“大哥。”习晓北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我没敢跟着叫，站在他侧后方。

“这不是幻觉吧习总，能屈尊到我这里来。”范柏槐站起身，语气有点自嘲，神情却带点倨傲，我能理解他的感受，习晓北确实非同往日了，而他还守在原来的地方。

 

“其实我很想常来和大哥喝酒的，可您总拿那件事先噎住我，您让我怎么办？”习晓北一直在微笑，让我感觉他十多年前就是这样站在范柏槐的面前，微笑着调皮耍赖。

 

“那今天呢？为了这只兔子就不怕被噎着了？”范柏槐抬手指了下我，我赶紧跳出来鞠躬：“谢谢范大哥不杀之恩！”

习晓北和范柏槐都笑了，屋里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了好多，这时有手下端上茶来，范柏槐拉着习晓北在沙发上坐下，我知趣地戳在一边。

“季华也是好心，外面把你说的实在是不堪，你爸心脏病都要犯了。咋还是那么倔，为了只……”范柏槐瞟了我一眼，“你八成儿是中了魔障了。”

习晓北低头看着杯中的茶水，端起来喝了一口：“大哥，这件事我谢谢您，但那件事，我还是不能答应。”

“那些钱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吧？弟兄们老大不小的了想过安生日子是好事，又不是不还，你做了商人就真的见利忘义了？”范柏槐有点激动，手都颤抖了。

 

“我不觉得开豪华夜总会会让您和兄弟们过上安稳日子，相反，保不准把谁又蜇进去。再说我答应过大嫂，您想想她就不该再想着什么东山再起，死路一条。”

 

“啪”的一声，很突然，范柏槐打了习晓北一记耳光。他的脸色很难看，抓起茶杯摔在墙上：“不许跟我提你嫂子！”

习晓北侧着脸保持着被打的姿势没有动，这时几个人听见动静闯了进来，习晓北甩了甩头不耐烦地冲着他们喊了一嗓子：“谁叫你们了，都出去！没看大人说正事呢吗？”

 

几个人灰溜溜地退了出去，范柏槐气的瞪大了眼睛：“习晓北这好像是我的地盘吧？啥时候轮到你发号施令了？”

习晓北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把自己的茶杯斟满水端到范柏槐的面前：“大哥您消消气，我跟您说点正经的，做正行吧好不好，比如开家大规模的超市怎么样？”

 

“你是想让我和兄弟们拉着张老脸和一帮老娘们儿去卖方便面？”

我心中一动，想起前一阵子市政府把市中心的建筑都拆除了建绿地，习晓北相应市长号召以个人的名义买下了全部地下建筑面积，当时他问我做什么好，我随口说了句建停车场再开家大规模超市，没想到他真上了心。

 

看到我探究的眼神，习晓北抬了抬手，冲着门外喊：“阿辉。 ”

一个看起来很腼腆的小伙子走进来，习晓北指了指我，“你带我兔子出去玩儿，我和大哥有要紧事谈。”

我恨得牙根长出三尺长，立马就想冲上去咬断他的胡萝卜。但那个阿辉拉住我往外走，一边笑一边说：“别生气别生气，我管我老婆也叫小兔子，多可爱呀。”

 

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有人到吧台招呼我说习哥要走了。阿辉自己把自己灌多了，我很清醒，还是生气。范柏槐把我们送到车前，看起来心情不错的样子。

 

“蛮子，等朱莉生完孩子，你来公司帮我吧？”习晓北的心情显然也很好，一只手跟着车里的音乐打节拍。

“别叫我蛮子，我他妈的是你的兔子！”

“呀，生气了？”习晓北把车停在道边，凑过来看我的脸：“你活波又聪明，调皮又机灵，白白净净的，就是只可爱的小兔子嘛……”

“你说的那是蓝精灵！”

“怪不得，我说怎么这麽顺嘴呢？”习晓北抓抓头发，“总之你很有头脑是没错的，来帮哥哥吧？”

我郁闷的很，不理他。本来就够人说一壶的了，还要跑到他身边去丢人现眼，我才不干呢！老子要不是遇见他，也是堂堂男子汉，老子也有大胡萝卜，为啥没人说他是我兔子！我压压火气，突然想起什么，开始犯坏。

 

“唉习晓北，我刚才和阿辉聊天，他说起你刚出道的事，很有意思啊……”

“什么事？高兴的你连哥都不叫了？”习晓北坐直了身体，开始发动车子。我歪着头凑过去看他，唉呀，有门儿，习总居然有点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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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晓北一言不发地开车，我注视着他的侧脸，觉得他的表情有些故作镇静，上去摸了一把，他不耐烦地打开我：“开车呢老实点。”

我没法老实，阿辉只是跟我说了个习晓北刚出道时的笑话：他从小在牧区长大，后来跟着季华开大卡车，没接触过拖拉机。入伙儿后没多久，看到一农民大哥开着拖拉机经过很是好奇，二话不说就让人家下来给他玩儿会。农民大哥看他一身的痞气，没敢惹，老老实实地下来站在一边。习晓北得意洋洋地坐上拖拉机，冲人家伸手。

 

“拿来。”

“啥？”

“钥匙。”

“没有。”

农民大哥一脸的迷惘，习晓北气的够呛，揪住人家的脖领子骂道：“别给脸不要脸，老实把钥匙给我交出来。”

“真没有啊！”人家被欺负的都快哭了，习晓北上去踢了一脚。

“再不交出来打死你！”

“打死我也没有啊大哥！”农民大哥急的满头是汗，冲着只有十五六岁的习晓北作揖鞠躬。

“那这东西怎么发动？！”习晓北也觉得哪里不对。

“唉呦我的娘诶，拖拉机是要用手柄摇的嘛！”

就是这样一件小糗事，一笑而已，至于让习晓北心虚？我决定今天晚上诈他一诈，弄好了可以翻翻身，弄不好继续做一只被胡萝卜蹂躏的兔子呗。

没想到有人比我先动起了心思，刚进家门，习晓北一反常态一边脱自己的衣服一边凑上来亲我，我是个没有火源都会时不时自燃的人，哪架得住他这样，扯着他的腰带把他压在床上，他挺了下腰想翻身，我赶紧下药：“昨天你做的太激烈了哥，我后面不行了，要不咱俩躺下好好说说话儿，聊聊彼此的少年往事啥的……”

 

习晓北不挣扎了，阴森森地看着我：“不必了，我后面没事。”

习晓北偏过头不再看我，我脱

光了两个人的衣服，松松地握住他的家伙，趴在他耳畔低语：“你那时还小嘛，不懂的怎么弄也情有可原，有什么可害羞的呢？”

习晓北再一次红了脸，咬牙切齿地骂：“我明天要骟了阿辉那个混蛋，管江涛你要是不马上闭嘴，我就帮你堵上！”

习晓北羞怒的样子不多见，撩拨得我下面硬的生疼。适时地堵住他的嘴，两人吻得渐渐恍惚，但他也逐渐硬起来的家伙突然戳到了我，于是我得意忘形地翘起了兔子尾巴，却忘记了兔子尾巴是长不了的。

 

“做我的拖拉机好不好，”我把自己的胡萝卜停在了他的后面入口处，“我有钥匙。”

习晓北缓缓地转过头，危险地眯起了眼睛，随即释然一笑。

“阿辉跟你说的是这件事？”

“是啊，那你以为……”

头一次在做

爱的过程中我被堵住了嘴，而且用的是自己的内裤。原因是某人在发动我这台拖拉机的过程中手柄摇的太过剧烈，以至于我根本不能按要求发出拖拉机应有的突突声，只有一声声的惨嚎，习晓北为了不扰民，只好消音。

 

关键时刻我的脑子总是不好使，可话说回来自打我爱上了习晓北，脑子又何曾好使过。他到底害怕我知道的是什么呢？再去问阿辉，噤若寒蝉。范柏槐拍拍我的肩膀，故作神秘地说：“你听说过那个整个晚上一二三一二三的笑话吗？换做习晓北，就是大半个晚上找呀找呀找朋友……”

 

我爆笑。

那是十六岁时青涩的习晓北，而我的十六岁，整整一年都在犯愁，为什么对女孩子不感兴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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